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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子丫头
园园园ｏｖｅ ｍｅ ｐａｇｅ

花与梦

送子丫头

机器猫

不到一年的时间，

她嫁了人，生了孩子，

糊里糊涂地由一个扫地丫头变成了将军夫人。

而孩子的父亲，她的丈夫，

那个令她一只脚踏进鬼门关的男人，

她甚至记不起他的长相。

惟一的记忆是洞房花烛那晚，

似痛苦又似快乐的煎熬，

最后的印象还是痛。

他在她心里等同于一个字——— 痛！

是因为有个倪荆，

所以她的灵魂才穿越时空而来吗？

这是冥冥中注定的情缘，

还是老天跟她开的玩笑？

内容简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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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
夜色昏暗，空气闷热，破旧的电风扇发出刺耳的

声响，吵得人无法入睡。梅雪君在床上翻来翻去，最

后放弃地爬起来，跑进狭小的洗手间冲了个凉水澡，

终于觉得呼吸顺畅了些。

“杂澡蚤贼，这是什么鬼天气芽选”
姚菲儿躲在蚊帐里咕哝： “小雪，你越动越热，

不如安安稳稳地躺在床上，说不定一会儿就睡着

了。”

“算了，我没你那本事，一动不动？不到五分钟

准变成清蒸活人。破学校、破宿舍，交那么多学费都

不知道哪里去了，连个空调也不给装。校长再这么贪

下去，早晚天打雷劈选”
“要是真天打雷劈就好了，那表示立刻就能下

雨。好了啦选”菲儿从床头摸出一本小说丢给她，“看
会儿小说，拜托你别再翻来覆去的了。呵——— 好困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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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明天上午还有课呢。”

雪君打开床头灯，破旧的书皮上画着一个女人，

黑黑的，女生男相，书名是《送子丫头》。连言情小

说都偷工减料，封面起码画得赏心悦目一点嘛，让人

看了一点兴趣都没有。

翻开第一页，她懒懒地瞄着。

? ? ?

痛，意识里只有这一个字，那将她从头到脚撕扯

成碎片的疼痛仿佛已经持续了一辈子却还没有停止似

的。耳边是朦胧嘈杂的声音，眼前是模糊混乱的影

子，什么人来了又走、什么人在跟她说话、什么人握

着她的手，她通通不知道。她只知道，倘若这无穷无

尽的痛苦再不停止，她就要放弃了。

“别睡，凤儿选别睡，醒醒选用力，再用点力，就
快出来了，已经看到头了，就快出来了。”一双冰凉

的手用力摇晃她，在她耳边不停地打气，在阵痛的间

歇中，她辨出那是婆婆的声音。

原来婆婆一直在陪她，一直握着她的手。她眼前

恍惚浮现倪老夫人斑白的头发和慈祥的目光，那样殷

切盼望着她能给倪家传承香火，她总是用一种渴望而

宠溺的眼神看着她隆起的肚子，陪她度过孕期每一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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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舒服的日子。

她不能放弃，为了婆婆，她不能放弃选
“老夫人，吊起来吧。”两个产婆商量过后向倪

老夫人请示，“少夫人已经没力了，再不吊起来怕孩

子要闷死了。”

“好吧。”老夫人擦擦眼泪，握紧大凤的手，心

疼地道，“凤儿，辛苦你了，别怕，一下就好。”

产婆丫头七手八脚地将大凤扶起，房梁垂下两条

白色绸带，她们分别缠住她的手腕，将她直直地吊了

起来。双腿早已失去了支撑身体的力气，她只觉得手

臂一紧，腕部一阵剧痛，软绵的身体像破布袋一样往

上提，手腕疼得似乎要脱臼了，下体有什么东西在往

下拉扯，要把她生生撕成两段。

“啊——— ”剧痛令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高喊出

声，有什么东西活生生从体内剥落，滚到产婆手中，

耳边的声音突然高昂，她已听不出是欢呼还是惊异，

头一软，眼前完全陷入黑暗。

被撕碎又拼凑回来的滋味大概就是这样吧芽浑身上
下每一个地方仿佛都不是自己的，她用了好大的力气

才能令眼皮开启一条小缝，耳边模糊听到丫头小荷的

呼声：“老夫人，少夫人醒了。”

视野中出现倪老夫人满是皱纹的脸，和蔼的笑和

如释重负的感叹：“凤儿，你醒了，醒了就好，醒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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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好。奶妈，把小少爷抱过来给少夫人看看。”

小少爷？是个男孩？大凤模糊地想着，是个男

孩！倪家有香火了，老夫人的心愿终于达成了。

大红缎子裹着一个小小的婴孩递到她眼前，孩子

的皮肤红红皱皱的，眼睛紧闭着，眼窝很深，形成长

长的一条，看不到睫毛，嘴也扁扁的，脸上的肉不时

抽动，不知道是要哭还是要笑。

老夫人看着孩子，一径微笑，直道： “看这孩子

长得多漂亮，跟他爹爹简直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。”

她怎么没看出孩子哪里漂亮？也不知道他跟他爹

爹长得是不是相像。

“管家。”老夫人发话了， “派人给二少爷报

喜。”

“是。”管家在门外应声，乐呵呵地下去。

“于姥姥，吩咐厨房，少夫人月子里的食谱全照

我送过去的单子调换，缺什么食材马上叫人去买。”

“是。”于姥姥应了，乐颠颠地跑出去吩咐。

整个将军府的人都很高兴，为了倪家终于有了香

火，只有大凤，整件喜事中惟一的大功臣，感受不到

这种喜悦。她有了自己的孩子，怀胎十月辛辛苦苦生

下的骨血，她不是不喜欢，也不是不高兴，只是———

有点无所适从。一切都在她来不及明白的情况下就发

生了，她根本什么都不懂，也没人给她时间去懂。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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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一年的时间，她嫁了人，生了孩子，糊里糊涂地由

一个扫地丫头变成了将军夫人。而孩子的父亲，她的

丈夫，那个令她一只脚踏进鬼门关的男人，她甚至记

不起他的长相。惟一的记忆是洞房花烛那晚，似痛苦

又似快乐的煎熬，最后的印象还是痛。倪荆在她心里

等同于一个字——— 痛！

? ? ?

杂澡蚤贼！又是薄幸男儿苦情女的故事，用脚指头想也
知道一定是女猪受尽委屈折磨，最后不是要死了就是

要走了，然后男猪脑袋被驴踢了一脚突然明白自己不

能没有女猪，然后说句我爱你，两只猪从此过着

“性”福快乐的生活。

“如果我遇到这种天杀猪男，一定整得他哭爹喊

娘。白痴！”雪君把书随手一扔，打在电扇上，“嗡

嗡呜呜”，破电扇挣扎几下不转了。

“不是吧？没这么倒霉吧？”她急忙下床察看。

菲儿困倦的声音传出来： “大小姐，你乒乒乓乓

地搞什么？现在快三点了哎。”

“杂燥则则赠，杂燥则则赠，我马上就好。”她拍了下扇头，
没反应，按几下开关，没反应。搞什么？不是寿终正

寝了吧？看看电源插头，没问题啊。再按几下开关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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摇几下扇头， “滋滋滋”，电扇发出火花迸射的声

音。“砰！”一道强光闪过，照得人睁不开眼睛，梅

雪君只觉得食指尖锐地刺痛，一股强大的冲击顺着指

尖流向全身。触电！这是她意识中最后闪过的念

头⋯⋯

? ? ?

疼，好疼，全身酸疼无力。梅雪君呻吟着爬起

来，摇着昏昏沉沉的脑袋，室内光线很暗，触目是一

片飘忽的青白色，是不是在医院啊？

耳边传来一个年轻甜美的声音： “少夫人，你起

来了，怎么不多睡会儿？”

绍福仁？多好笑的名字，念起来谐音就是 “少夫

人”。哦！头疼得要命，谁来救救她芽！
“少夫人，你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要不要请大

夫？”甜美的声音更近了，一双手握住了她的胳膊。

那声音在跟她说话？梅雪君瞪大眼，瞳孔适应了

光线，飘忽的白色看清楚了，是蚊帐；声音的主人看

清楚了，是个嫩绿色衣衫丫环打扮的小姑娘。等等，

丫环？她惊跳起来，挣脱了小姑娘的手，撞到了床

柱——— 粗粗的朱红色床柱。抬头看，头顶是幔帐———

大红段子黄色流苏的幔帐。透过蚊帐，她的目光直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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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着一扇窗——— 镂花贴白色窗纸两扇对开的木窗。木

桌木椅木门木梁，桌子中间还有一盏没有熄灭的油

灯。酝再郧韵阅！别跟我开这种玩笑。梅雪君死死地闭上
眼，“砰”一下倒在床上。这是做梦，一定是做梦，

她一定是被电迷糊了，有点神志不清，睡醒了就好

了。

“少夫人。”甜美的声音变成了尖叫， “快来人

那，少夫人晕过去了。”

讨厌！别吵！我睡一下梦就醒了。梅雪君心里嘀

咕，下一刻就睡过去了。

再次恢复意识的时候，脑海中还残留着刚刚惊恐

的梦境。她闭着眼，先听四周的声音，静悄悄的，没

有人声，偶尔有几声夏虫争鸣，还好，没人叫少夫人

或绍福仁。她深吸一口气，睁开眼，天色昏暗，空气

闷热，跟每个夏日的夜晚没什么不同。梦醒了吗？瞳

孔适应了光线，她看到有东西在飘，蚊帐，不是菲儿

的蚊帐，是梦里的蚊帐，木桌木椅木门木梁，还有一

盏燃尽的油灯。梅雪君感觉浑身发冷，汗水从全身上

下每一个毛孔渗出来，牙关打颤的声音在暗夜中分外

清晰。还是梦，她走不出这个梦了选
她霍地扬起手，重重地给自己一耳光——— 啊！好

疼！可是梦没有醒，那个小姑娘却醒了。

“少夫人，你醒了。”甜甜的声音里带着关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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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觉得如何？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，你可把我吓坏

了，幸好大夫说没事，可能是你身子太虚，起得太

急，一时无法适应就晕了过去。以后可注意着点，再

不能起猛了。”

梅雪君根本没听她在说什么，只是在心中不停地

叫喊：“天啊！地啊！如来佛主！耶稣基督！不要这

么整我好不好？我做错了什么？我不过是不小心触电

了嘛，不至于真的出现穿梭时空这么夸张的事吧？不

可能，这是幻觉，这绝对是幻觉，要不然就是谁在跟

我开玩笑。”不行！她爬起来往外冲，就着暗淡的月

光，看到一座宽敞的四合院，遍地花草，石子夹道，

红砖白墙，三面墙分别有三个月亮门，她朝着最大的

那个门冲出去，听到身后小姑娘的高喊：“少夫人，

你去哪里？少夫人，你别跑啊，少夫人——— ”

月亮门外是个更大的院子，一眼望不到院墙，园

林水榭样样俱全，园林内有路径，水榭上有长廊。也

许，也许她是梦游跑到哪个旅游景点里来了，只要出

了园子到大街上，就可以打车回家了。对，一定是这

样！她沿着长廊不停奔跑，四周逐渐亮起灯火，响起

人声，前面的路看得更清楚，她一口气冲出去，还是

院子！这次没了水榭亭台，是一排排整齐威严的房

子，房前屋后涌进人潮，几个侍卫模样的人拦在她面

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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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走开！”梅雪君张牙舞爪地往前冲，她要出

去，要回家，要逃离这场噩梦，谁也不能拦她，谁也

不能！

小姑娘还在她身后追，不停高喊： “少夫人，别

跑啊，你别跑啊。”

侍卫迟疑间，梅雪君已经冲过了他们，她看到朱

红色威严沉重的大门，看到巨大笨重能砸死人的门

闩。希望就在眼前，只要冲出这扇门，她就能冲出这

个噩梦。

“凤儿选”她听到一个苍老的声音， “你要去哪
里？”声音不大，却无比威严，在这嘈杂的夜里依然

掷地有声。

直觉地，梅雪君停下动作，她知道这个声音在叫

她。她不是凤儿，也不知道谁是凤儿，她是梅雪君，

这是个可怕的噩梦。

“凤儿选”苍老的声音近了， “乖孩子，你怎么
了？来，到娘这里来，告诉娘，这深更半夜的你要去

哪里？”

她的手搭在门闩上，整个身子不停地颤抖、颤

抖、颤抖，有股力量吸引她回头，却又不敢回头。她

突然想到以前看过的美国意念恐怖片，说小孩子陷在

噩梦里，不回头不说话就能走出来，一回头一说话就

变成了梦境里的人，永远回不来了。她奋力拔掉门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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闩，拉开大门———

门外的天好红好亮，亮得有些刺眼，梅雪君抬手

挡眼，在指缝中看到天边金色的光芒，那是日出的颜

色，天快亮了，噩梦醒了，她可以回家了。

“踏踏！踏踏踏！踏⋯⋯”这是什么声音？梅雪

君挪开手指，对上一双棕色的眼睛，眼睑上方两撮白

毛，又黑又长的毛脸，鼻息喷出热气，嘴里吐吐的声

音。是一匹马，全身乌黑油亮精神抖擞的战马。马好

高，她必须仰头才能看到马上的骑士，他有一张不怒

而威的脸，目光闪亮有神，鼻挺唇阔，青惨惨的胡子

爬了一脸，一身银盔银甲，正犀利地逼视她。

“荆儿。”她听到身后惊喜的呼唤，是那个苍老

的声音。

银甲将军翻身下马，越过她，叫了一声：

“娘。”

天边金光更亮，辉映着士兵手中的火把，放眼望

去，十里长街整整齐齐地站着两排士兵，她正前方两

匹马上的将领也翻身下来，狐疑地盯着她看。街两侧

店面林立，有些房屋的烟囱已经冒出股股炊烟。这不

是幻景！她缓缓转身，看到银甲将军扶着一位头发斑

白的老妇人。

老夫人激动地抓着他的手臂问： “荆儿，你不是

要三个月后才能班师回朝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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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皇上得知我喜获麟儿，准我提前回京。”

“太好了，这太好了！”

“娘！”倪荆瞥一眼梅雪君问： “这是怎么回

事？她是谁？”

“她？她是大凤啊！”

“大凤？”他眼中依然不解。

老夫人点头，“是啊，你媳妇啊，刚给咱们倪家

延续了香火的大凤啊。”

副将秦威正和卢明走到倪荆身边，上下打量衣衫

不整披头散发目光还有些呆滞的梅雪君，低声道：

“将军，原来这位就是嫂夫人。”

大凤，倪家，延续香火，几个关键词在雪君脑海

中打转，她想起来了，是那本小说，菲儿给她的那本

《送子丫头》，她看到的开篇一段就是这种情节。这

简直太荒谬了，她跑到小说的情节里来，变成了女主

角。这不可能，一定是她平时看小说看得太入迷，现

在走火入魔了。这比穿梭时空更加不可思议，疯子也

想不出来，白痴也不会相信。是哪里搞错了，究竟是

哪里搞错了？这些人，这些房子，这时空，这背景，

再加上一个梅雪君，天底下还有比这更荒谬的事吗？

哦，不选鬼才知道现在她还是不是在天底下，她都
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地球上银河系里，也许在另一个

宇宙也说不定。她疯了，她一定是疯了，触电让脑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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波出了问题，所以大脑思维出了状况，让那些脑海中

最后存储的信号到处乱窜。

她用力捶自己的头， “醒来啊，快醒来啊。爸

爸、妈妈、菲儿，你们在不在，快唤醒我，你们听到

了吗芽快唤醒我。”
“大凤、大凤⋯⋯你这是干什么？”老夫人焦急

地呼唤，“荆儿，你快制止她，别让她伤害自己。”

倪荆无奈上前，钳住她双臂，一声暴喝： “住

手。”

院墙上的瓦似乎都震颤了两下，但梅雪君却挣扎

得更厉害，嘶吼：“放开我，你放开我。”一开口，

她突然傻住了，这不是她的声音，她的声线怎会这么

低？她惊慌地摇头， “不、不，怎么会这样？”是她

在说话，可这不是她的声音。那她的长相呢？他们叫

她大凤，难道她的长相也变成了另一个人？

她猛地挣开倪荆，冲进大门，她记得里面院子有

池塘，她要看看自己的脸。

池塘的水很清，清晨的水面很静，静如明镜，水

面上映出一张小麦色的脸、惊恐的眼神、狼狈的衣

装，水里的女人正伸出颤抖的手触碰面颊，碰到了，

脸是凉的，带着人体的温度。水中倒映出的女人是

她，躯壳却不是她，她疯了，要不然就是她的灵魂住

到了另一个人的身体里。她是从来不相信灵魂的，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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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愿相信她是精神错乱了。

“醒醒吧，拜托让我醒醒吧。”她双眼一闭，跳

下池塘。

“该死！”倪荆用力一跺脚，跟着跳下。刚才他

一不留神让她挣脱了，急忙随后追来，心中暗想一个

女人也能跑这么快，看她对着池塘嘀咕些什么，还没

等听清，她居然跳下去了。他只知自己娶了个扫地丫

头，却不知这丫头还是个疯子。

池塘的水不深，倪荆三两下就把梅雪君举出水

面，像抓小鸡一样用力摇她，大喝：“你疯了吗？”

她缓缓抬起头，呆呆地望着他，目光由惊恐转为

涣散，疲惫地动了动嘴唇，突然趴在他肩上放声大哭

起来⋯⋯

２
外面的人好吵，梅雪君呆呆地倚在床上，不动也

不说话，她好想出去用胶带封住那些人的嘴，可是她

浑身没力。那天哭倒在倪荆身上之后，她就高烧了两

天，大夫说她产后体弱、情绪激动、过度劳累，加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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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水受寒，必须要好好调养，不然会落下病根。倪老

夫人请了巫师在她房外闹了一天一夜，还没有结束的

意思，难为了那些江湖骗子，想要骗点钱也不容易，

他们跳得不累她听得都累了。

大哭了一场之后，心情反倒平静了，是噩梦也

好，幻觉也好，总之一时半刻她找不到回去的方法，

这时候没人可以帮她，只有冷静才有希望。她该庆幸

的是这里人说话她听得懂，不用上什么语言速成班。

房门开了，有人走进来，她听到小丫头的声音：

“二少爷，您来了。”

一个高大的影子停在床头，将她整个笼罩住，她

抬头，看到一双犀利的眼，带点探究和威慑，他的唇

紧抿着，显得很严厉，似乎并不想开口。

她眨眨眼，启动了下干涩的嘴唇，虚弱地问：

“有没有东西可以吃？我好饿。”

“少夫人选”小丫头惊喜地欢呼，“您终于开口说
话了，我马上叫厨房准备膳食。”

她点一下头，朝着小丫头的背影道：“谢谢。”

倪荆挑了下眉头，目光没有离开她。

她回视他，问： “能不能告诉我现在是什么时

辰？”

“辰时。”他的声音冷冰冰的。

“哪年哪月哪日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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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癸午年六月二十一。”

她翻了个白眼，问了等于白问，鬼知道癸午年是

什么东西，她只知道农历六月是公历七月，是夏天总

没错。屋子里陷入宁静，只有外面持续传来巫师的咒

语声，听起来大概是嘛米嘛米哄，太上老君玉皇大帝

什么的，还真跟电视上演的一样，让人忍不住想发

笑。

倪荆的眼光变了，多了点迷惑，准确地说像看什

么怪物似的看着她，对他来说，她应该算是个外星人

了吧？

她真的笑了，伸手向他， “喂，帮个忙，扶我一

把。”

他沉吟了下，伸出手来握住了她的手。他的手掌

宽大粗糙，掌心有厚厚的茧，她想那是常年握兵器的

结果。躺了几天，腰酸腿疼头晕，她就着他的搀扶来

到桌前，抓过茶壶拼命喝水，喝饱了发现倪荆依然站

在旁边看着她。

“喂，你一直站着不累吗？干吗不坐下来？”

“我不累。”他倒是很合作，有问必答。

“那能不能再帮我个忙？”

他挑眉，算是询问。

“外面的人好吵，能不能帮我赶走他们？”

这次迟疑的时间长了点， “好。”他几个大步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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